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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琛

汽车沿着镇里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慢速行驶。望向车窗
外，远处的山峰被云雾笼罩，层峦叠嶂、雾气蒸腾，犹如一幅水
墨画，让人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一

遵义近来天气变化反复无常，阴晴难测。立夏都过了近一
个月，气温还未真正入夏，雨水较去年同期却多了不少。俗语
说，“过了小满十日种，十日不种一场空”。放眼望去，无论是群
山之间一片片高标准农田里、还是山脚平地水田中，都种满了
密密麻麻的绿色秧苗——那些已长得高高壮壮的是玉米；眼下
还比较细矮的是高粱；水田中插满一垄垄水稻。

作为历史悠久的农耕大国，耕种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
里的民族基因。私以为，这也正是中国人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的精神体现。村里家家户户的壮年挽起裤腿、弯下脊背，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除草、打窝、播种、施肥、护苗、收割……一代人
接着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寒来暑往、躬身稼穑、胼手胝足，勾
勒出一幅幅乡村的壮美画卷。

生机勃勃的庄稼还是当地人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地处
云贵高原的贵州，受喀斯特地貌所限，土壤较为贫瘠，山地道路
狭窄崎岖，在这里想要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曾经是天方夜谭。但
即使面对恶劣的客观条件，当地人从不怨天尤人，更不会轻易
认命。人们在这崇山峻岭间就地取材，凭借着勤劳和智慧，用
山石筑堰开田。“山不来就我，我来就山。”近年来，当地通过积
极探索农业种植结构新模式，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打造
集中连片、宜机作业、绿色生态、产业融合的高标准农田，深入
推进以高粱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动
高质量发展。漫山遍野的梯田，既是迤逦的风景，也是富庶的
黔北粮仓。

二

车辆驶过一个弯道，被大山阻碍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金
仁桐高速公路桐梓河特大桥就此映入眼帘。只见主塔高耸入
云，横跨桐梓河峡谷之上，仿若连接两山的空中走廊。以河为
界，仁怀、桐梓、汇川三地的人们隔山相望、隔河而居。

“鸡鸣三县晓，一桥通遵仁，碧水荡黔北，天生聚宝盆。”眼
前坐落在河畔之间的村子便是仁怀市高大坪镇水堰村。这里
青山环抱、峰峦叠翠、碧水流淌、风景秀丽。村民世世代代重视
教育，从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沟里走出了不少博士，特别是该村
的村小——水堰小学颇具名气，成绩放到仁怀市范围都拔尖。
多年来，水堰小学一直以“立鸿志，鸣四域，越千山”为校训。镇
干部还充满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因为乡村教学质量普遍较高，
高大坪镇是现在仁怀市唯一一个村村有小学的乡镇。

如果说，架桥让天堑变通途，是为了改变以往限制出行的
客观条件，让老百姓越过大山这一物理屏障，达到“出门即坦
途”的目的；那么教育无疑是为了让大山里的青少年一代打破
贫困枷锁、破除思想藩篱，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公平的机会从
知识的海洋中扬帆起航。

三

红军长征在遵义期间，包括仁怀在内的黔北粮仓向红军供
给了百万斤粮食。不仅如此，遵义的老百姓还利用错综复杂的
宗族关系，在当地民团搜剿中保护了许多红军伤病员，有些受
伤的红军甚至是公开或半公开地住在老百姓家里。1935年 2月
23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桐梓的途中，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
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遵义、桐梓、湄潭等黔北地区的工
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与红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为自己的解放而斗
争！”有道是“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
当时在老百姓中只需要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
会跟着走。也正是在这份文件中红军首次提出“长征”的概
念。毛泽东主席有过一句名言：“长征就是播种机”。在那个年
代，红军走到哪里就将希望的种子埋到哪里；时至今日，这颗希
望的种子还在持续为黔北地区带来深刻的影响。

离开高大坪镇时，天色已变得有些阴沉，早上出门时还依
稀可见的太阳早就不见踪影。但我的内心却异常踏实和充满
希望，生活不会辜负每一分努力，也不会亏待每一个奋斗的
人。临走前，走访的那家农户再三邀请我们过些时日再来她家
里吃糯包谷。回望着山间绿意盎然的连片庄稼，我欣然答应，
笑着向高大坪镇挥手道别。

乌江源百里画廊
■ 袁华

乌江有两源：北源六冲河，南
源三岔河。两源在深峡之中顺流
而下，在黔西、织金、清镇三地交界
的化屋基汇合，随着前方东风电站
一坝截住河谷，清澈的河溪拓展为
碧绿的东风湖。沿化屋基湖面上
溯，至北源六冲河段织金洞的红岩
码头，便是乌江源百里画廊。

我曾驱车到黔西化屋苗寨，小
住湖边民宿，观湖光山色，感受苗
家风情，也曾乘船从化屋宽阔的湖
面，进入弯曲狭长的六冲河，去织
金洞寻美，都各有妙处；但要说观
赏画廊之美，最佳选择还是从红岩
码头顺流直至化屋基，这是我多年
前的游历感受。

走出织金洞，那隐藏时光的洞
腔钟乳之美，甚至还在震撼、笼罩
着你，你便已行船水面，心境在山
峦峰岭中随势舒展开来。山因水
而灵气弥漫，水因山而风情万种，
你沉浸于惬意、放松之中，满满的
多巴胺。

这 是 一 道 道 山 水 组 合 的 画
廊。山势虽不似长江三峡的险陡，
却 兼 有 三 峡 的 雄 奇 和 桂 林 的 秀
丽。在这幅长长的峡谷画廊中漫
游，你可尽情领略乌蒙山脉多彩的
喀斯特风貌：时而山峦连亘，时而
秀岩丛生，时而悬崖矗立，时而峭
壁横列，时而石坡困卧，时而孤峰
独 耸 ，时 而 钟 乳 悬 附 ，石 窟 点 缀
……集雄浑壮丽、玲珑秀美于两
岸。青翠的山景，因水光相映，朝
雾夕晖，阴晴风雨，而变幻无穷，或
山岚条条，或雾气缭绕，或云蒸霞
蔚……

画廊大小宽窄 11 道弯，弯道
峡谷景致各异，最佳处要数大河
边、小三峡、点葫芦、甲卧、小三岔
河、卷洞门河段了。大河边峡谷
口，一青色石山高七八十米，形似
屏风，横立雄峙，与右岸数道石梁
相对，山岚横行，仿佛锁住水路。
我们游湖是在阳光迷茫的冬晨，故
山色深沉、水波冷静。最有三峡意
境的点葫芦处的谷口，两边石山斜
交水面，其上青枝绿叶可辨，中间
远山三峰高耸、山体青灰微茫，山
顶白雾晴云相融、神奇飘逸；层次
最复杂的甲卧河段峡谷，谷口两山
对峙，绿荫密布，中部一石坡称人
头山，突然切入水面，其后山峦隐
约四五层，山色由深黛往后变为浅
灰，由浓到淡，由明至暗，扑朔迷
离，虚无缥缈。岸壁形成的谷口又
别具特色，如小三岔河口，长百余
米、高数十米的船头山形似巨船横
在三岔河口，山顶秀峰数点，右岸
临河陡峭的石壁，与左面高耸的灰
白石崖对峙，形成通往鸭池河的雄
峻峡谷。卷洞门峡谷两坡相对如
两扇门，门内两平缓石山似小门微
开，倒给人一种“天门中断楚江开”
的感觉。如果你回望驶出的一个
个峡谷口，又是与先前迥然异趣的
另一番景象。

观赏湖面的秀峰山峦，多如美
女怪兽之类，我们不禁问船家可有
名谓称号，船家笑称没有，指着崖壁
上一处洞穴的断墙残壁说那是吴三
桂剿水西时，当地彝民抵抗的战
垒。还说船下这条河彝语叫裸洁
河，意思是清澈的河流，而我们要去
的化屋基是彝语，大意是悬崖下的
村子。原以为真山真水的画廊，沉
淀着水西厚重的人文故事。

我们无暇发思古幽情，两岸的
崖壁画，使船上的人不时惊叫。如
果说乌江源百里画廊景致丰富多
彩，那崖壁画当是画廊的主题。崖
壁画美在鸿篇巨制，美在造型丰
富，美在色彩纷呈。整个东风湖岸
除时有峰峦隔断，崖壁如一幅幅的
画卷展开去，石壁高多在三五十米
至七八十米之间，其中大河边百十
米长的石壁一片青黛色，由于千万
年风雨剥蚀，或层层竖列，或层层
横叠，轮廓清晰，皱褶分明。卷洞
门段石壁长近千米，壁面或突兀俯
偃，或嶙峋错落，多青、灰、红三色
杂呈，斑驳陆离，壁缝间绿色植物
如南天竹、铁扫把、榔头树之类丛
生簇长。过卷洞门后一片白色石
壁，时而有规则地横竖层叠，时而
无规则地陡生峭长。与白色石壁
相连的是一段红色石壁，红白对
比，浓烈而明艳。崖壁画的最佳
处，莫过于化屋基了。

仿佛之前的游览是为了铺垫
和过渡，船一驶入化屋基，便觉山
远水阔，豁然开朗，仿佛进入桃花
源。你绕过笋子岩，回望四周，十
里崖壁如画屏，围绕空灵的万顷碧
波，令人荡气回肠。屏息探视，左
面三岔河碧水从织金与清镇两岸
崖壁下蜿蜒而来，与右面织金与黔
西崖壁间的碧流相会，交集于一幅
巨型崖壁画下。崖壁画高过百米、
长达千余米，衔接两河内侧蜿蜒的
崖壁，如大鹏展翅，首冲云天，两翼

平垂，统领两源，形成“丫”字形的
崖壁湖面。大自然的妙手在此塑
造了崖壁画的陡峭巨阵，又在黔西
崖岸壁下留了一片平滩，为人间藏
了一个化屋村。

细观化屋基湖面四围崖壁，形
同刀砍斧削，色呈红黄青白，灿然
如写意画。延绵上千米、数千米的
一幅幅崖壁画面，参差起伏，层层
叠叠，其间绿丛如带，或上下镶嵌，
或横披斜挂，俨然一群天兵天将，
唯“鹏”首是瞻，突然间集聚水上，
开演一场大片，引人围观。先前在
画廊里游览，近距离观画，细数家
珍，现在如同被抛落在巨大宽敞的
画厅一角，孤零零地远眺、仰望、环
视四周，只觉得一幅幅巨型的崖壁
画，从水面上，向你缓缓展开来，向
你渐渐围过来，向你慢慢压过来，
让你眼花缭乱，发怔发呆，你觉
得雄奇壮美，又难以形容。借用
当年徐霞客感叹万峰林“天下山
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化
屋基可谓“千里乌江壁画美，唯有
此处成大观”。

化屋基，是乌江源百里画廊的
高潮，这只有从织金洞下方进入狭
长的画廊，行至化屋基才能真正感
受得到。我游览过乌江的很多段
落，如果说乌江源百里画廊是千里
乌江壁画的压轴之作，那化屋基十
里画廊当是千里乌江壁画的集大
成者，而“大鹏展翅”崖壁画堪称是
千里乌江壁画的标志和象征。这
只“大鹏”何其神奇！乌江南北两
源，源自磅礴乌蒙，在上游的高峡
深谷里，辗转直下两百多公里，汇
集山之雄、峡之深、崖之险、水之
急，竟然在此演化为一只“大鹏”，
聚两源碧水为一体，开启乌江中
游。继往开来，蓄成大势，这或许
也是山川江河演绎的辩证法则。

想起庄子在《逍遥游》里的描
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
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
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
者九万里。眼前的“大鹏”，不知是
多少亿万年水与山的作用而形成，
击水千里，扶摇直上，承载两源，一
领大江，功名冠盖，却也似乎同庄子
的“大鹏”一样，逍遥自在，无所企
求，留给我们美感与哲思的遐想。

我们是踏了一湖醉人的碧波
去观赏山水画廊的。弯弯曲曲的
东风湖水，因为她的弯曲而有河流
的含蓄、内敛，因为她步出峡谷口
时水面开阔而有湖泊的坦荡、明
丽、洒脱。湖面狭窄的弯道，宽多
在四五十米之间，阳光在湖波中间
拉出长长的光带，岸边湖水因山景
不同时而呈深黛色，时而翠绿色，
时而淡黄色，时而银灰色，而峡谷
口湖面因山势错综而色彩纷呈。
弯道上最令人难忘的水景在江圆，
行至江圆段，湖波由碧色转为深蓝
色，蓝得那么纯，那么静，叫人不忍
心揉碎。山涧偶尔悬落的水帘，岸
边水鸭在湖面上“扑哧扑哧”的划
波声，行船一路划出螺旋似的波
纹，组合成一幅光影声色的交响
乐，给湖平添了几分生气。若是丰
水的夏季，悬泉飞瀑时时跌入湖
中，飞鹰盘旋，山花烂漫，把画廊装
扮得明艳靓丽，更加迷人。

探访水上化屋村旅游开发，是
我们此行的目的。村里的歪梳苗
族，能歌善舞，在大迁徙后，辗转而
来，几乎隐居于此，自古靠一只手
扒岩，攀出山崖与外面的世界交
流。村子藏在四面崖壁三面水的
怀抱里，“大鹏展翅”崖壁如庇护
神，隔着湖面，与村头临湖山坡上
的笋子岩默契对视，守望着身下的
村子。

暮色中，我们的船停泊在化屋
基简易码头，一群苗族男女吹奏芦
笙迎候我们，交谈中他们闪亮的目
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浩荡湖
山的光影里，小伙、姑娘唱“月亮出
来月亮黄”，唱“云雀声声在呼唤”，
歌声婉转、深情、质朴，与四周的柔
波一起荡涤我们的心灵，觉得白天
几个小时的画廊之旅，在这个秘境
般的古村落有了几分归属感。如
今的化屋村已蝶变成为名噪四方
的网红点，愿这个令人向往的苗
村，依然保持它的淳朴和宁静。

比之美术馆画廊的平直单一，
乌江源百里画廊是四维的，两岸的
风景，头顶的天际线，船下的水色，
随船移动而变幻莫测，让人觉得是
进入万花筒中，难以自拔。难怪后
来画廊有“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
的说法，虽未免俗套，也得其神韵。

但对我来说，乌江源百里画廊
的魅力：是品味洞穴的神秘，是踏
碧水蓝波游览崖壁画的绝妙，是沿
水路登入古村安顿心灵的慰藉，是
驱车离村于山之巅回望化屋山水
画廊的一瞥。那一览无遗的惊鸿
一瞥，你带走了千里乌江的美。

行书《明·杨慎 贵州杂咏》 吴鹏

吴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绮缯缠髻作雕题，
铁距穿鞋学马蹄。
清晓樵斤探虎穴，
黄昏汲瓮下猿梯。

化屋村的烟火

有时，美会在遥远的异地被谈起。那些旷野和宁静的密林中，虫
草都在默然中死生。它们都已懵懂，恍惚。

离开化屋村已有月余，我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背景是巨
大的青山。人声鼎沸，篝火点燃了7月的黄昏。

时间是极平静又极喧闹的，因为我们一路从旋绕的盘山公路上下
来，方才抵达这个山中谷地，如果从遥远的空中俯瞰，这里显然只是一
个尺寸见方的微缩景观。

在空中高处是听不到这里的喧嚣的，但是站在地面上时，欢声聚集，
动止相杂，这里的烟火生息弥漫着，驱散了岁月中的流逝之感。

在化屋村的夜晚，时间定然是孤寂的、不动的。但此刻仍是黄昏，
随着人群围着篝火胡乱地舞动时，我看了看暮色涌动的天空。时间真
是极平静又极喧闹的，抵达化屋村的旅途早已在记忆中沉睡下来，但
是我的耳畔，一直充斥着奔腾而至的故土田园的气息。

化屋村的名字极美。我最初想的是，这里的原住民们在最早的
时候便有幕天席地、化岁月时空为人居屋宇的意识。但是黔路艰
辛，群山阻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极难与外界通达。“出山手扒岩、
喝水江边背、住着茅草屋”虽是昔日旧景，但身处其中时，仍然能
够感受到时光不远。

其实，化屋村本名“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因困守于悬崖
峭壁之下，因此也曾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

这是我第一次到贵州，此前，虽知贵州多山，但并未知这里已
被一条一条的高速公路连接成一个“高速平原”。位于贵州省毕节市
黔西市新仁苗族乡的化屋村之所以被发现，便有赖于最近这些年的
公路建设。

最开始是“毛路”，之后是沥青公路，再到今天的旅游公路，路使人
的脚步延长了，拓宽了时空的纵深，桃花源境也在山水的包容之中深
入到了无数异乡人的无穷视线。

如今，我们抵达化屋村的那个下午渐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其时
为 7月下旬，风仍是热的，但相较于这个夏季全球性的高温，这里的暑
热便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找片林荫地一站，热浪便杳然无踪，身心
沁凉舒泰。站在树木的掩映之中极目望去，只见山势青绿，绵延深广，
而再凝神细观，便隐约可见对岸峭壁上墨绿色的青苔。

化屋村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鸭池河大峡谷、东风湖的北岸。其
风景秀美旷怡，被赞为“山似三峡而水胜三峡，水似漓江而山胜漓江”，
但在这里起居的人出行极度不便——上文提及的“手扒岩”，即路的一
侧为山崖险壁，另一侧却是万丈深渊，由于地势险而少防护，发生在这
条出山路上的悲剧不在少数——因此，多少代村民都只能在贫困交加
之中走完他们的人生。

直到 21 世纪开始，这种落后局面才逐步有了改善。随着一系列
惠民政策持续精准发力，化屋村终于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

我们逗留于化屋村的那个黄昏已经远去，但是这流逝的时间也是
美的。山川雄壮逶迤，它终于在此刻流淌在了我的笔下。寨子外的嘉
禾和草木都是美的，但在此之前，我一直相信我无法记录，我感觉我的
记录仍有许多问题。我希望写出一个隐约再现的黄昏，关于时间中的
苦难、奋进和使人产生无穷动力的汹汹爱意，可惜我们仅仅在化屋村
逗留过一个黄昏。

我从未完整地写下这个黄昏。如果要将这个黄昏描摹完整，我可
能需要像草木一般在化屋村扎根下来，长出青春的枝叶、渐渐壮硕的
躯干，我可能需要完整地体味那些恒久无人的寂静。我没有在这里扎
根，所以这里所有的文字，也仅仅是流浪在纸面上的书写。它们距离
化屋村的黄昏，仍然隔着千山万水。

贵州路，贵州桥

贵州是“平”的！
在奔波于贵州大地的近一个星期中，这是出现在我们耳畔频率最

高的一句话。但与此相对应，“黔道难”毫不逊于“蜀道难”。贵州的山
地和丘陵面积高达92.5%，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为解决落后的交通问题，贵州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到2015年，已经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截至目
前，全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里程8000多公里，排全国第5。

因为山高沟深，要连通道路，便不能不建桥梁，挖隧道，所以迄今，
贵州省内桥梁纵横，贯通了全境，其中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近一半在
贵州。

贵州的高速铁路建设也日新月异。根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
介绍，迄今贵州高铁里程已超1600公里，轨道交通从无到有并进入“换
乘时代”。

昔日沟壑纵横，跬步皆山，变成了如今近600平方公里外通内联、安
全便捷的“高速平原”。因此，贵州之“平”，如在地平线上观日出，它是
一种精神状貌的平视。由于公路连通，桥梁飞架，昔日的跋山涉水也变
成了如在平原地区一般的长驱疾驰。

贵州是“平”的！
近一周时间中，如行走在大地的腹心一般，我们经过了很多隧道。隧

道不通之时，山体矗立隔绝交通，处处坚壁险塞，贵州之“平”是无从谈起
的。但如今，贵州省内贯通的隧道数量已多达2100多条。

与我们一路同行的萧子静兄，曾在其近3万字的长文《路通天地新》
中记录了很多打洞修路的故事。譬如：

纳雍县勺窝镇，过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为此编了一则顺口
溜：“山上黄河坝，秋冬雾气大。山高路不通，吃粮不过夏”……为解决
出行难，当地群众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一锤一錾地凿，每天
早上 8 点钟到下午 6点钟，点灯、抡锤、运石，重复同样的动作，历时 3
年，才打通了这条近 300米长的隧道。据说 20世纪 80年代的人们，就
是靠吃洋芋打出来的隧道，所以当地人又称这个吊水岩隧道为“洋芋
山洞”。

近一周的风驰电掣，我们路经太多的贵州桥。我们也近距离地观看
了七八座见证着甚至推进了现代桥梁科技发展的贵州桥。我想我会一
直记得在坝陵河大桥上度过的那半个上午。本为暑热时节，但天色阴
沉，衣单风寒。站在地面上时，远望大桥以冲天之姿横跨于深壑沟谷的
上方。我们坐电梯直上桥下长长的走廊上观景，只见山中云烟半隐半
现。附近早已被辟为旅社的山间民居就矗立在桥梁之下不远的山坡之
上，白墙乌瓦，映衬着山水青绿，一派泼墨胜景。

坝陵河大桥于2005年4月开工，2009年12月23日通车。此桥为大
跨径钢桁梁悬索桥，位于 G60 沪昆高速贵州境镇宁至胜境关段，主跨
1088米，全长2237米，桥面至坝陵河水面370米，建成时居“国内第一，
世界第六”。东塔高186米，西塔高201米。坝陵河大桥创造了五个“第
一”：世界山地大跨径桥梁中主跨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中国第一，
西岸隧道式锚碇长度世界第一，东岸重力式锚碇重量国内第一，国内山
岭重丘区第一长桥。

因为深山险途，古人曾对黔路之难留下了多少有心无力的嗟叹，如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天无三日晴，地无
三尺平”……但近年来，因为在交通地理方面的深耕运作，贵州的交通
与旧日相比已有霄壤之别。

但贵州的地貌自然无改，只是由于交通出行的便捷，大幅度地减少
了穷尽人力也难以抵达的登攀。道路相通，也改变了无数人想走出大
山而毕生难能的困窘。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夜宿“天空之桥”服务区临崖酒店遥望星空的
那个夜晚。因为人生百年，羁旅匆匆，我们自然不会再夜宿同样的地
方，观察同样的星辰。时序移动，山涧溪流，横空高桥……而我们站立
于山崖之上的平敞阔地，极目穹宇深处，那些山水、树木和星空都已经
传递了世间纷繁的颜色给我们。

桥梁全名为“贵州平罗高速公路平塘大桥”，位于贵州黔南州，为三
塔双索面钢混叠合梁斜拉桥，其中主塔高332米，为世界最高的混凝土
桥塔。“黔南州有天坑、天书、天眼后，又新添一景——天桥”。

天空之桥，多美的名字。
在贵州行走，处处可见，天堑变为通途。
在遥远的贵州谈美，这里有无穷的值得追索的名字。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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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盛：山西
文 学 院 专 业 作 家 、
一级作家。曾获第
四 届 茅 盾 新 人 奖 、
赵 树 理 文 学 奖 、

《诗 歌 月 刊》 特 等
奖 、 安 徽 文 学 奖 ，
滇池文学奖、林语
堂散文奖、山西省
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等。出版长篇散文
和多部散文集、小
说 集 、 人 文 专 著 、
长篇人物传记 《罗
贯中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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